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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村道已硬化的邦溪镇王琴
村，只见竹林摇曳，果树繁茂。这里看
不到一间茅草房，尽管一些农房比较
陈旧了，但也有部分农房是较新的平
房。与三年前未建设改造的芭蕉村茅
草房比较，王琴村显然要富足得多。

10月23日，记者第一次来到王琴
村。在村民吴志平家采访时，他说，全
村共有46户、300多人。该村22岁以
上的单身汉有10多个，其中4个超过
30岁。他认为，前几年村里没抓住“美
丽乡村”建设的机遇，发展得比较慢，也
可能对有的单身汉找对象有一些影响。

10月28日，记者第二次到王琴村

探访。在王琴村负责人吴付令等村干
部的引导下，我们来到村民阿仁家。
此人留着四六分的发型，长相英俊斯
文，他身材瘦高挺拔，玉树临风。

村干部符敬程、吴付令告诉记者，
阿仁出生于1982年，在家中排行老
四，他还有一个三哥也尚未结婚。

正在晾晒衣服的阿仁，见我们来到
他的院子里，赶快搬来几个凳子递给我
们，他自己却没有落座。记者请他坐
下，并与他热情地打招呼，但他每次答
应几个字后，就没有太多的话语了。

村干部与记者一起与阿仁交谈，
他显得有点不自在的样子，双手交叉

着握在一起。当问到他为什么没有走
出去打工，以扩大范围找女朋友时，他
说在家里很好、也很忙。

邻居们说，阿仁不愿走出去，可能
是因为，在外面打工不一定比在村里
割胶、种木薯的收入多。

见我们正与邻居说话，似乎想早
点离开的阿仁，悄无声息地站起来，从
旁边一棵大树下绕过，快步走进院子
前面一幢七八成新的平房。房子大门
两侧，粘贴着一副受到风雨剥蚀，有些
褪色、但仍然清晰可辨的对联：“万事
顺心年年好，财源广进步步高。”横批：

“新春快乐。”

村民们说，阿仁其实是一个很不
错的小伙子，就是平时话语不多，不主
动与女孩子搭讪，也没出去打工闯
荡。但这样老是待在村子里，也限制
了他的活动空间，接触到女孩子的机
会自然就很少。不过，他一旦找到合
适的结婚对象，应该是一个踏实、肯
干、顾家的好男人。

据符敬程、吴付令说，像阿仁那样，
王琴村的单身汉大多常年在村子里生
产生活，长此以往，这种状况恐怕对找
对象不利。但也应该理解他们，因为真
要出去闯荡，在外面的世界也不一定比
村里好，而且打拼也挺不容易的。

芭蕉村光棍们集体“脱光”1.
芭蕉村是一个黎族聚居村，全村

119户、500多人。10月中旬，农业部
公布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评定结果，
芭蕉村作为“特色民俗村”入选。

在3年前，芭蕉村里有40个中青
年男子没有成家。因为除了一户是平
房外，其他家都是茅草房或低矮的瓦
房，且村里环境不好，垃圾成堆。如
今，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已经
或正准备结婚的村民，全村有35个。

美丽乡村建起 漂亮新娘娶来

出生于1977年的芭蕉村村民吴
桂成，家境困窘，有时吃了上顿没下
顿，筹钱建新房简直想都不敢想。

2007年，他有一次经过孟果村草
头村小组时，认识了村里一位名叫陈
拜女的女孩。第一次交谈，他们彼此
间就有话题说不完的感觉。此后，吴
桂成每个月都要去草头村跑一两趟。

虽然起初在从事“地下活动”，但
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渐渐
地，陈拜女的亲友也看出了他们之间
的苗头，都生怕她上当受骗。“听说芭
蕉村很穷呢”、“连住房都没有，嫁过去
怎么过日子啊”……亲友们如此这般
的话语，三番五次地灌输给陈拜女。

亲友们规劝的话语听得多了，陈
拜女也忍不住心里头打鼓。于是，她
抽空悄悄地到芭蕉村“回访”。坦率地
说，眼前的茅草房，也让她一度动摇
过，但一想到开朗阳光的吴桂成每次
与自己聊得很投机，觉得他就是自己
一生一世寻寻觅觅，最终要找的那个

人。不过，要想说服亲友支持他们的
婚事，在当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冬去春来，6年过去了。“有情人终
成眷属”，吴桂成与陈拜女的坚持有了
转机——芭蕉村的苦日子就要熬出头
了！2012年初，芭蕉村被白沙列入全
县“美丽乡村”计划之列。村党支部书
记高勇说，通过采取“农户出一点、政
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集体补一点”
模式，为每户修建143平方米的二层
具有黎族风格的楼房。县扶贫办、财
政局、农业局、科技局等挂钩单位会同
邦溪镇人民政府，从资金投入、环境卫
生改造等方面，全方位帮扶芭蕉村。
2014年，村民们笑逐颜开地陆续搬入
洋房似的新居。

还是在2013年，吴桂成就将政府
扶持芭蕉村建设新楼房的事告诉了陈
拜女。回家后，陈拜女喜滋滋地向亲
友正式宣告二人的关系，这次赢得了
一致的理解和支持。

2014年，在芭蕉村村民们普遍乔
迁新居之际，吴桂成与陈拜女牵手步
入了崭新的洞房。如今，他们已有了
一个一岁多的可爱女儿。

敢闯敢拼赢得女孩芳心

芭蕉村的高志林比吴桂成大 4
岁，他凭借积极进取、敢闯敢拼的人生
态度，终于“抱得美人归”。

在家种木薯、割橡胶，一年到头，
累得直不起腰，但高志林没有挣到多
少钱，也没有机会接触到村外的未婚
女子。“志林，你不急吗？再不找个老

婆，你这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就‘高不
成、低不就’了。”无论是父母，还是亲
友，都多次提醒他。

“说不急那是假的，我也努力过，
但总是找不到怎么办啊？”高志林当然
深知这些道理，但他乐观地说，“那段
时间我反复考虑后，最后决定还是要
走出村里，到外面的世界去，说不定有
好的缘分在等着我呢！”

高志林暗自打定主意：听说东方
市工业较发达，并且在建设新城区，应
该有很多就业机会，既能挣钱，也能顺
便相亲。

2014年3月的一天，在东方市打
工的高志林，到集镇上一家餐馆吃午
饭，一位长得娇小玲珑的女服务员端
菜时，引起了他的注意。半个月后，他
打听到了那位女孩名叫田少会，白沙
黎族自治县青松乡人。高志林鼓足勇
气，大胆地要到了她的手机号码。

经过几次约会，他们的感情迅速
升温。两个月后，高志林邀请田少会
一同回到芭蕉村。即将完工的新楼
房，让女孩子感到未来有了希望。

2014年7月，二人结成秦晋之好，
高志林终于告别了多年的单身生活。

产业支撑使小日子有奔头

在芭蕉村打了20年光棍的洪文
建，与吴桂成、高志林不一样的是走得
更远，跨越琼州海峡，成功地娶回了来
自省外的漂亮媳妇。

记者与村干部走进洪文建整洁的
新房，一个20多岁的女子起身让座。

“文建有事情出去了，还没回家。”
这位女主人说，“我名叫马丹丹，是文
建的妻子，来自河南省淮阳县。”

马丹丹透露：丈夫文建买了辆农
用车，每年可以挣三四万元；承包地一
共500多株橡胶，有200多株已经开
割；村里集体养殖山鸡，包括她在内的
村民都轮班喂养和管理。

芭蕉村妇女队长刘亚玲说，该村
近两年来娶进门的媳妇已有35个，其
中有5个来自河南、广西等其他省市
自治区，都很能干，很快就适应了村里
的生产生活，其余主要来自省内多个
市县。他们婚后有新房住，依靠特色
种养业和旅游业，有的还到附近新开
发地区打工挣钱，日子都过得挺和睦
滋润的。

据了解，芭蕉村在发展特色种养
业方面，村干部高勇发动村民种植甜
玉米，3个月就能收获，每亩收入3600
元。在养殖方面，村里的山鸡产业实
行股份制运作，村民以土地、资金、劳
力等入股，并实行轮班制度。吴桂成
与陈拜女说，他们也参与了山鸡养殖，
轮值时会同其他4户农民，一起负责
山鸡的放养和管理。邦溪镇政府干部
何文江等人介绍，在县直有关部门和
镇政府引导和支持下，芭蕉村已启动
休闲农庄建设，总投资1460万元，打
造集住宿、特色餐饮、自驾游、自行车
绿道、休闲度假、垂钓等为一体的综合
型休闲农业园区。

高志林、田少会兴奋地说：相信以
后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会
越来越好！

王琴村好小伙为啥找不到老婆？2.

为什么要将芭蕉村与王琴村对比
起来探讨光棍问题？除了二者之间有
一定的异同点外，它们较早就有一个因

“美丽乡村”项目引发的最本初的渊源。
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李之雄告诉记者，该
镇2011年选择“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点时，刚开始挑出的是王琴村。因这
个村缺水，且将其规划为政府其他项
目点，拟将其整体搬迁到225国道旁
边的干村，按一定标准给各家各户建

设和分配新楼房。一些农户因为在
老房子、老地方住惯了，加之王琴村
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不愿搬迁，导致
王琴村大部分村民不配合。这样，本
该属于王琴村的“美丽乡村”项目，就
被他们自己拱手相让给附近的芭蕉
村。而芭蕉村大都是茅房，既得利益
少，村民们一致同意和支持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

在具体建设中，芭蕉村原来的
茅草房和土地被全部推平重新整

理，然后对新建的楼房按户和人口
等标准分配。穷则思变的村民们，
全力支持推平重建，有的在临时搭
建的棚子里住了一年半载，没有半
句怨言。到分配新房时，也没有出
现不满意的倾向。

三年前，王琴村比芭蕉村富足。
但经过“美丽乡村”建设之后，二者的
地位彻底扭转过来。周边村民再提起
芭蕉村，一脸的羡慕和称赞，因为这个
村除了全部住上新楼房，还在政府扶

持下发展山鸡、种植甜玉米等特色高
效农业，并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走
进王琴村，与以前自身相比，变化并不
大；但如果与芭蕉村相比，就多少有点
相形见绌了。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分水岭”，
由于大环境得以改善，芭蕉村的单身
汉们普遍迎来了脱掉光棍身份的新时
代；而王琴村“涛声依旧”，不仅无助于
摆脱单身状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呈
现可能增多的趋势。

“美丽乡村”建设成为两村“分水岭”1.

在芭蕉村采访时，了解到尚未脱
离单身汉状态的个别人，都在主动出
击找对象，甚至有一位还跟记者要名
片，要求帮他留意一下合适的妹子。

与芭蕉村里乐于解决单身汉问题
的人群打交道时，他们有一个共同性
格特征，都愿意走出村庄，要么到附近

村结识朋友，要么到省内其他市县打
工拓展生活圈子，甚至走出省外更广
阔的空间去追求。

在采访中，吴桂成和高志林都有
同样的心声：找对象跟打工挣钱一
样，更需要下工夫去“挣”，而不能在
家空等。

事实上，吴桂成和高志林们的争
取，才使他们在芭蕉村整体条件改观
的基础上，为自己“挣”来了爱情，“挣”
来了幸福。

然而，反观王琴村部分大龄未婚
男子，尽管在村里依靠橡胶、木薯等传
统农业过得衣食无忧。但从与外界的

接触面来看，处于大山深处的农村，还
是相对闭塞的。

有一句西谚说，“山不向我走来，
那我就走向山”。试想，生活在闭塞农
村的单身兄弟们，如果不主动出击，要
等到什么时候天上才会掉下个“林妹
妹”呢？

爱情往往是“挣”来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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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光棍村 不一样的变化
——来自白沙芭蕉村和王琴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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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偏远落后农村存在的光棍问题，主
要原因在于偏远落后。如果海南的偏远落后
农村都能建设‘美丽乡村’，就会从根本上解决
农村光棍问题。这要靠政府、企业、村民的协
同努力。”谈及白沙芭蕉村、王琴村单身汉婚配
问题，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章汝
先指出。

偏远落后，包括经济状况与人的思想观念
的落后。就白沙芭蕉村而言，三年前这两个问
题很突出；而三年后的今天，王琴村的这两个
问题日趋突出。

农村的偏远落后，往往导致不同类型的光
棍问题。社会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刘燕舞，曾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四种类型，即
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
宿命型。

对于芭蕉村、王琴村而言，光棍问题的类
型主要为“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

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在这两个村，多年
来只有“剩男”问题，却没有“剩女”问题。正如
刘燕舞在论文《农村光棍问题研究》中提出，

“经济因素对光棍的形成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然而，其背后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将
婚姻变成一种高消费而得以实现的”，“客观上
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备将婚姻变成一种
高消费的谈判权力”，“而日益兴起并侵入人心
的市场法则，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赋予了将婚姻
作为一种高消费的合法性”。

芭蕉村的单身汉迅速解决个人问题，在于
国家“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帮他们解决了婚姻
高消费中房屋这个安身立命的问题，加之扶持
他们发展相应的特色产业，更为婚姻消费提供
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社会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海口市社科
联主席詹长智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强调“扶
贫先扶智”，解决农村光棍问题，关键是激发
他们的内在动力，形成一种有效的动力机制，
让他们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中国
尤其是农村家庭，男人往往是一个家庭的“主
心骨”。许多女孩子谈恋爱或出嫁，既要关注
对方当下的经济状况，也要看到生活的前景
和希望，而男子的精神面貌和发展潜力是至
关重要的。

詹长智认为，如果越发严峻的农村光棍问
题长期得不到缓解，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是人口生产难以为继，导致部分农村家庭消
亡，加速农村凋敝和衰败；二是一些男人不成
家，往往缺乏家庭的责任感，甚至易于诱发某
些类型的社会犯罪；三是就像“强者愈强、弱者
愈弱”的“马太效应”那样，如果不施加外力改
变农村落后状况，会导致农村诸多问题积重难
返，形成恶性循环。

“芭蕉村光棍问题得以解决，是十分可喜
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詹长智欣慰地
说。他建议，要像大力推进芭蕉村建设“美丽
乡村”那样，不但从物质上扶持，而且从产业支
撑、思想观念更新上着力。这就要求政府进一
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村做大做强特色
种养业、旅游观光业等支柱产业，同时要特别
注重抓好农村教育，真正培养出有现代思想理
念的新型农民。

（本报牙叉11月9日电）

激发内在动力是关键
芭蕉村的光棍们

集体“脱光”了。
3年前，芭蕉村里

有40个中青年男子没
有成家。一些村民感
慨地说：“平日里只看
到嫁出村的女儿，很难
见到娶进村的媳妇。”
这是因为，除了一户是
平房外，其他家都是茅
草房或低矮的瓦房，且
村里垃圾成堆，人们冷
不防就被蚊子叮个大
包。如今，随着“美丽
乡村”建设的推进，已
经或正在准备结婚的
村民，全村有35个。

然而，几家欢喜几
家忧。

附近的王琴村，3
年前显得比芭蕉村富
足得多，可是由于错失
了一些发展的机会，现
在村子与以前自身相
比，变化并不大，村里
的光棍问题也“涛声依
旧”，而且在某种程度
上还呈现可能增多的
趋势。

农村单身汉如何
“脱光”，这个话题看似
戏谑，实际并不轻松，
甚至有些严肃。本文
选取了白沙黎族自治
县邦溪镇的芭蕉村、王
琴村作为对比样本，试
图探究光棍村的成因，
以及光棍村找寻幸福
的路径。

今

昔

村民在芭蕉村看善行义
举榜。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如今的芭蕉村干净整洁。

以
前
落
后
破
旧
的
芭
蕉
村
。

现
在
换
了
新
颜
的
芭
蕉
村
。


